
■孟书娴尖尖角

春天的信号

不知不觉中，春天悄然而至。
你看，那小草偷偷地从地里钻出来了，它嫩嫩的，绿

绿的，摇着头晃着脑，好奇地看着这个全新的世界。公园
的柳树不知什么时候也披上了新装，柔软如丝的枝条，在
春风的吹拂下轻轻地摇曳着，我的心跟着柳枝轻摇，多
想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春游。

蓝蓝的天空中漂浮着一朵朵白云，一只只小燕子从
南方飞回来了，它们在树枝上欢快地叫着，好像在告诉我
们，春天来了。空气中隐隐飘来一阵花香，我循着花香找
去，原来是桃花开了。今年的桃花开得真早啊，而且花香
格外浓郁，让人心旷神怡。这时候耳边忽然飘来一阵歌
声，原来是著名歌唱家蒋大为演唱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
方》，这首歌的意境我本来就很喜欢，此情此景，更是让我
深深陶醉了。

老师让我们写春天，其实春天真不好写。古往今来
有多少文人墨客都吟诵过春天，要写出新意，着实不易。
此时，我想起了我们乡贤贺知章的《咏柳》诗：“碧玉妆成
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
剪刀。”在贺知章爷爷眼里，春风是柔和的，也是坚韧的，
甚至是锋利的，因为她像剪刀一样，裁出了天下的细叶。
春天里，万物都争先恐后地换上了新衣，装扮这美丽的世
界，我爱这美丽的春天，更爱这二月的春风，正是这柔中
有刚的春风，像一位高超的裁缝师傅，把大地装扮得分外
美丽。

（作者系银河实验小学604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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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火桥

“骆得胥”的由来

另一面

小时候，喜欢看书，又生性懒散，常弄得蓬头垢面，衣衫不
整。因为这个缘故，有时会被母亲揶揄：“穿得像个luo tuo
xu 。”

那时，在萧山南片的农村 ，这话经常被人挂在口头，听熟
了，也并不去深究意思，觉得跟“落拓”差不多。后来读到史书
称赞隋朝杨素语“素小落拓有大志，不拘小节”时，更加坐实了
我的这种印象：落拓——放荡不羁，率性而为。于是对自己的
做派沾沾自喜，觉得这与杜甫的癖诗一月不梳头；王安石的青
灯苦读，不浣衣，不洗面一样，是一种名士的风流。

就这样不求甚解，糊涂了几十年。及至去年年初，偶然读
到蒋礼鸿《义府续貂》“独漉和鹿独”条，蒋云：盖独漉即鹿独、
落度、落拓之倒文。落拓之义凡三：一曰不护细行，二曰不偶，
三曰疲困不能自振。遂起了根究这句俗语的兴趣。可是母亲
已经不能回答我了，她墓畔的草木也荣枯了五回。

这luo tuo xu一词，究竟是什么典故？文史群的几位好
友，也众说纷纭。有说是“邋遢鬼（ju）”的转称，意思为人不讲
卫生，着装脏乱。初看似乎合理，但这词流行于萧山沙地一
带，我们南片没有这个惯用语，而且luo tuo xu 一词的最后一
个字音xu，明显与鬼（ju）相迥异。问了老家的几位长辈，也不
知道xu如何写法，什么意思。但xu的读音，他们都认定，不
读ju。

后来咨询了郁祥兄，蒙其指点，才最终找到了此词的源头
——骆得胥。郁祥兄酷嗜绍剧与古琴。对骆得胥这个角色名
字的解说如数家珍。他说，骆得胥是绍剧《龙凤锁》中的一位

“二花脸”。其人穷困落魄，经济拮据，常常吃了上顿没了下
顿。又喜欢赌博，借钱过日是常事，有点类似昆曲《十五贯》中
的娄阿鼠。查绍剧《龙凤锁》，骆得胥有段经典的自报家门的
滑白：“嫖嫖赌赌好像黄堂知府，勿嫖勿赌，要弃祖灭祖。小子
骆得胥，爹娘交代带落来，家实倒也有勿少。有豆腐干介一爿
田，高松松馒头介一座山，像蛐蛐弄介一间屋，理带弄来有介
二三十千钿手头，被我好嫖好赌弄得滑脱精光。再勿要话
起。”

从这段诙谐滑稽的绍兴土白中，我终于找到了这个人名的
谐音寓意，原来是“落拓输”的意思。这“落拓”对应的是《义府
续貂》中说的第二种释义，即落魄和不偶。杜牧有句诗“落拓
江湖载酒行”，其中的“落拓”，也是此意。需要指出的是，这个

“输”字的读音，在萧山南片的方言中，正读xu，与“胥”字音同。
这种谐音双关的手法，在话本小说和戏剧中很普遍。如昆

曲《十五贯》的过于执——过于固执，歌剧《白毛女》的黄世仁
——枉是人，小说《红楼梦》中的甄士隐——真事隐，单聘仁
——善骗人，卜固修——不顾羞等等。据郁祥兄说，他就看到
过一册绍剧《龙凤锁》的旧本底稿，“骆得胥”的角色人名，正是
被简写成“落拓输”的。

绍剧《龙凤锁》曾经盛极一时，妇孺皆知。后因涉嫌封建
迷信等，被禁演。《龙凤锁》也自此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去年八月，父亲病重住院，我陪侍一旁。碰巧同病房有一
位老伯，也爱听戏。我与他闲谈到《龙凤锁》时，他说这剧他年
轻时看人演过。现在萧山的新塘地区，还一直流传着“骆得胥
借钞票”，这样一句俚语。

其后，《龙山落帽与萧山的故事》《“原平躬耕”及古湘湖
边的牛埭》《临水祖道——勾践君臣难以磨灭的记忆》《王阳
明说湘湖“如此山须如此湖”》《明初三大家宋濂刘基高启的
萧山故事》，等等，都是这般大小。

又后一年，我发表《孝子、良吏、名节士汪辉祖》一文，是
人物栏目，占了大半个版面，可谓“准整版豆腐”。其后，有
《四库全书编修缘起这位萧山人》《袁世凯小站练兵始于这
个萧山人》《悲情！大秦华妃果真香陨萧山》《罗刹海市，高
尚龙女世少有》，等等，都是。

至2021年，我发表了《秦始皇在萧山留下的三个脚印》
一文，整版，这是我写文章发表的第一次整版，大标题，大
图片，可谓是“整版豆腐了”。于是，此类篇幅也成为我写作
的重要方向，我着力寻找新发现、够分量、压得住的选题写，
如：《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琵琶记>写于萧山》《自古只有
画家替小说绘插图，金庸却为这个萧山人的绘画插写小说》
《萧山将领孙处攻灭南燕立首功》《康熙南巡给萧山带来的
三件礼物》《萧山杨梅随小学语文教材声名远播》《西楚霸王
项羽在萧山留下的屐痕》，等等。

其间，我还生产了“豆腐”系列，如“读萧山典故·忆先贤
故事”系列，有励志篇、仁厚篇、勇武篇、佳话篇等；如“二十
五史中的萧山人”系列，有木人石心的夏统、“孝道淳备”南
朝郭世道、“义不独饱”南朝郭原平、南朝征虏将军戴僧静、
南朝吴阿姨直把邻里当亲人、南朝王姑娘“哭父目明”，等
等。

《萧山日报》年年评比通讯员，分优秀、积极两档。可查
记录，我最早是1998年度的积极通讯员，虽然只是积极，但
是名字上报纸了，我还是沾沾自喜。由此，积极通讯员的荣
誉评了很多年，一直到2020年，我被评上了优秀——优秀
副刊作者，让我激动不已，也感慨不已，从积极上升到优秀，
走了二十二年，真不容易。

萧山日报鼓励了一批人，我也是其中之一。
近年来，我写得最多的是历史文章，研究历史极其枯燥

繁杂，是什么支持我不断写？
那是读者朋友们对我的鼓励。人们对我的文章也有一

些好评，如：“故事很精彩，像看小说一样，长见识了，读着津
津有味”“您这个故事非常诙谐流畅”“从一个个人物故事小
品里了解了萧山文化”“人物跃然纸上”“傅才子”“故事大
王”“萧山需要更多傅老师这样有深度，懂文史，会钻研，文
笔好的研究者。”“傅主席在繁忙工作之余，还能静下心来持
之以恒地做萧山地方文史研究，不容易！值得我辈学习！”

“点子好写得好”“读者很喜欢看”“为我们报纸添彩”，等等，
让我飘飘然。

还有的朋友说，“写得气势磅礴，惊心动魄，可以拍成大
片。”确实，我写的卧薪尝胆、破釜沉舟、广固之战等拍成战
争片，也未尝不可行。

一位浙江大学教授评论道，“傅主任学史明理、学史力
行，以研究、宣传萧山地方历史文化为己任，佳作频出，嘉惠
读者，南燕屡次南侵，是一个政治腐朽、经济停滞的割据政
权。东晋灭燕是民心所向，顺应了历史统一的发展趋势，孙
处先登广固，立下大功，是萧山人的骄傲。”评价甚高。

我的文章还得到外国朋友的赞扬，印度朋友Prakash
借助翻译进行阅读，给我竖了个大拇指，他还晒在了朋友圈
里，说“这么多关于历史的深刻见解”。

正是大家的肯定鼓励，让我有信心写下去。
萧山蕴藏的历史如同宝藏，丰富深厚，瑰丽无比，无穷

无尽。我很有一种愿望，想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人们，希望人
们知道这些历史文化，每次发掘出不为人知的宝藏，呈现出
来让人们知道，我就欣喜不已，有一种成就感。

我生产豆制品，从豆腐干到豆腐，算来已有三十年，日
益受到人们欢迎，我将继续努力生产“豆腐”，生产出更受欢
迎的“豆腐”，争取开成百年老店。

■傅浩军紫藤阁

从“豆腐干”起步

我是干什么的？
我是生产豆制品的，几十年前，从生产“准豆腐干”起步，

不断改进工艺，提高生产能力，一直到生产出“整版豆腐”。
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在《萧山日报》发表文章的，开

始写的只是单位里的信息。
那时候没有电脑，写文章都是手写，为了让报社的编辑看

清楚，就努力写端正点，一笔一画地写。后来，买方格子稿纸
写，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所以以前写文章叫爬格子。

我投稿的路径一般是寄信，有时候也直接去报社投稿。
我写的信息不是那么重大，所以刊登出来，起码要在几天以
后，甚至一个星期以后了。

那时，马路没有那么多，交通没有那么方便，去一趟城里
不容易。幸好，我有辆摩托车。那个年代路上没几辆汽车，摩
托车也是稀罕物。我开着摩托车，来来回回开一趟，所得稿费
连油费也不够。所以当时写文章不为稿费，只为一种成就感。

后来，电脑慢慢普及，文章就不用手写了，可以在电脑上
打字，所以叫敲键盘，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来。再后来，投稿
也不用寄信或专程送了，可以用邮件传输，太方便了。

渐渐地，我时有文章发表，人们开玩笑说我是“一支笔”，
说得我很厉害的样子。有一次，我发表了一篇什么文章，一位
新来的女同事偶然看到了，大为惊叹，说单位里藏龙卧虎啊！
此话传到我耳里，着实让我受宠若惊了一番。

人们通常把报纸上的文章，说成是“豆腐干”。而我那时
候的信息只能叫“准豆腐干”。因为，我发出来的那几个字根
本没有豆腐干那么大，有的刊登在简讯栏目，豆腐干大小的地
方集中了三五则信息；有的则刊登在报纸中缝，是一句话新
闻。

其后，我慢慢开始写重要点的信息，篇幅也随之长了点。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比较长的文章，是1997年发表了关于

“燎原计划”的信息，比豆腐干还略大，可以叫“大豆腐干”了，
还是在二版最上面，让我很是高兴了一阵。其实，一个版面，
大大小小有八九篇文章，我的文章只是其中之一，只是一块不
起眼的豆腐干。

我毕竟不是报社的专业记者，也不是单位的信息员，我是
知道什么写什么，也没有写长篇信息的机会，我要把“豆腐干”
做大，也要转型，靠的是散文，随后，我所发表《棋乐无穷》《在
中英街偷拍》《奶奶的财富》等，那比“豆腐干”要大了，但比“豆
腐”则还小，只能叫“准豆腐”。

转型成功，而后，是需要升级，我的文章继续变长。2018
年我发表了《李白与萧山的不解之缘》一文，通栏标题，如同头
版头条似的，很醒目，大小已经接近豆腐，可以叫“豆腐”了。

2020年冬，杭州绕城高速复线开通，萧山境内唯一出
入口就是楼塔枢纽，这当然引起了我的重视。

多方向、多角度、多种天气下拍摄了好几轮，照片有了
一些，但我总觉得还不满足。

2022年春，得知枢纽旁两百多亩山坡地，第一次开满
黄澄澄的油菜花，我驾车沿着窄窄的机耕路开进山坳。身
处一幅巨大的还弥漫着香气的油画里，那种惬意直抵心
灵！“但不，不要心急！”我告诫自己切不可心急火燎地见什
么拍什么，“你可以拍得更好。你行，你行的！”

我决定让无人机升空拍这个大场面。
俯瞰整个山坳，反复比对多个方向后，我果断舍弃了

油菜花诱人的大面积，只取西北角一小部分，将这个“面”
与高速公路的“线”安排妥当，再将高速口两个大圆弧与一
圈圈梯田之间的关系协调好：构图满意，可以按快门了
吗？按了。但我并没有就此结束——沉住气，还有潜力可
挖，摄影手段还没有用完：18点30分许，当远山和田地渐
渐融入偏冷的暗调，衬托出几乎是为我而特地亮起的暖色
灯光，以及疾驶的车辆拉出的红黄相间的运动轨迹……这
光影和色调，就是老天爷藏着掖着，留到最后才肯赏给我
的奖励。

精心对待每一拍，让作品尽量少留遗憾。现在我学会
了这样问自己：“你尽力了吗？你的潜力都用出来了吗？”

■寿健醉花阴

春天圆舞曲的诞生

人民路上的法国梧桐，树干粗壮无比，树身姿态迥
异，它像一幅画，一道景色，装点了人民路的一年四季。

“春日百般好，唯有飞絮恼”，春天的梧桐树，带给人们的
是漫天飘絮。夏天，浓荫蔽日下的人民路，就像一条被绿
植覆盖的河流，从老东门这边一直流淌到永兴公园附近，
行走在上面，梧桐叶就是一把天然的遮阳伞，让烈日失去
了它的威力。深秋，梧桐树叶由绿转黄，像染上了一层
蜡。渐渐地，在秋风更兼细雨的黄昏，美丽谢幕，飘零一
地，窸窸窣窣的，冬天如约而至。

那棵大樟树，是萧山老城区的重要地标，只要一说起
它，几乎大家都知道，大樟树的地名热度可见一斑。大樟树
有160多年的树龄了，它见证了这个城市的百年沧桑、历史
巨变，如今它遒劲的身躯，依然在人民路上稳稳地伫立着。

城河，和人民路平行，自西向东，这是浙东运河的萧
山城区段，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范蠡疏浚
的山阴古水道。每天9点多的城河公园，这里会聚集许
多越剧爱好者们，唱着各种流派的越剧，这些抑扬顿挫委
婉动听的草根戏文，给过往行人带来感官的享受。

再远些，还有梦笔桥、江寺公园……
午间休息的时候，我们沿着人民路或城河散步，这是

一种简单而又广受欢迎的锻炼方式。人们也仿佛都说好
了似的，三三两两地从附近好多地方走来，一边留意手机
里面的微信运动，一边不停和熟识的人打着招呼。近段
时间，我用手机不停地拍了一些人民路、城河两岸的风景
照，是的，再过些日子，这里要成为我们的记忆了。

我们的总部大楼将北迁钱江世纪城。
搬家的日子越来越近，这几天，每个楼层到处都是胶

带纸拉扯的声音，大家都忙碌着，将文件档案、纸质资料、
各种书籍、办公用品和荣誉奖牌等，打包装箱。

工会特别人性化，请来摄影师，挨个为每位员工拍工
作照，让大家在自己的工位上定格下美好的瞬间。同事
们摆出各种姿势，用微笑告别人民路258号，告别这个曾
经一起陪伴了好多年的大楼。

从崇化仙家里路的信用联社，到搬入人民路258号
后转制成农村合作银行，再到农村商业银行，萧银人励精
图治，风雨彩虹，一路向阳。20年来，人事更迭，人员流
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人们都把它当成人生中的一个
重要驿站。

那天下班，我迟迟没有回家，站在14楼的窗前，远处
的天空似乎笼罩着一层薄雾，在冬日夕阳的照耀下，泛着
和淡的光芒，像炼乳般，好看极了。

突然想起，曾经和在附近工作的小女有过约定，什么
时候，找一家面馆，或吃一顿小吃。等我退休了，以后是
个温馨的回忆，可以说给第三代听，外公和妈妈的单位在
同一条马路上，近到可以一起出来吃午饭，一起出去散个
步。却还没有兑现，不免感到些许的遗憾。

再见了人民路，再见了，人民路258号。

■赵显一尘世间

再见，人民路258号

《春天圆舞曲》
寿健摄

近日，区合唱协会合唱团和中老年教师合唱团在城厢街道
百尺溇社区进行文艺演出，精彩的表演获得社区居民热烈的掌
声。 （萧萧）


